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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在城市，牵挂
着乡村。老家，等你回
来。浙江日报美丽乡
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

“老家”，扫一扫，更多
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本报记者 李茸
区委报道组 吴怡之 沈鑫

投身农业才 5 年，余雪林却一
手打造了拥有几十个品种瓜果蔬菜
的农业园区。红心火龙果、新疆哈
密瓜、播一次采三次的茄子⋯⋯嘉
兴秀洲区洪合镇泾桥村的泾桥现代
生态农业园里，总有让你大吃一惊
的存在。一年 365 天，天天都有好
果蔬。

各地淘，肥料全精选
大棚里，各式各样的小番茄，紫

的、黄的，圆的、尖的。余雪林介绍，
今年种了 13 个品种的小番茄。“出
道晚，跟在人家后面机会少，只能另
辟蹊径，找些新品种。”50 岁的余雪
林笑称自己小学没毕业，是土生土
长的农民，2009 年将经营的企业关
闭，一心扑在了农业上，从新手到专
家，农业园区也从 200 多亩扩大到
了现在的近 500 亩，并渐渐打响了
名气。

这些新品，可都是余雪林从全
国各地“淘”来的。余雪林并没有请
专业人士来帮忙，一方面，他觉得自
己这小小的园区留不住人才，而另
一方面，他自己特别爱种地，于是从
选种、育苗、植保、田间管理到采摘
都亲力亲为。

“去年，刚通过朋友从法国引种
了一亩甜椒，今年种了 80 亩。那些
有机花菜、甘蓝也都是别人介绍
的。”他说，幸好做农业以来，他结识
了很多朋友和专家，帮了他大忙。

有好种子，种植也要更讲究，余
雪林盯上了肥料。他说自己用的是
小龙虾腐殖后的富含多种元素的精
品肥料，价格很高。“钾元素对糖度
影响大，而且能影响果皮的颜色、亮
度，因此结果期的肥料中钾元素含
量要求高。而苗期，氮元素含量要
求高，有利于瓜果生长。”说起肥料，
余雪林头头是道。

晒一晒，菜场粉丝团
“他可厉害了。”随行的洪合镇

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讲了个故事。
去年，镇里举行甜瓜品鉴会，当时各
家农业园区、种植大户的 10 多个甜
瓜放在一起，余雪林边看边品，把各
家甜瓜的缺点、原因都点评了一番，
一针见血，让大家惊叹不已。

“销售都是我家里人在负责，我
只管种。”话虽如此，但在余雪林看
来，做农业应该是纯市场导向，销量
好不好是标准。让余雪林高兴的
是，在嘉兴的菜场、蔬果批发市场，
都能看到“泾桥”的影子。

在嘉兴市区洪波路菜场，记者
找到了余雪林的妻妹吴建英。和其
他摊位不同，吴建英的摊位上摆的
蔬果品种很少，5 个脸盆里放着 5 种
小番茄，价格都不同，青色的甜椒、
紫色的茄子和绿色苦瓜也放得稀稀
拉拉，并没有打出“泾桥”字样。但
记者观察后发现，来这里购买的都
是铁杆“粉丝”。

市民翟伟旭骑着车匆匆忙忙
赶来，直接冲到摊位前，张口就问：

“上次很好吃的草莓还有吗？我儿
子很喜欢。”“没有了，要么试试番
茄啊，12 元一斤。”吴建英回答。
于是，翟伟旭果断地拎走了 2 斤番
茄，还不忘提醒：“这些吃完了再来
买，记得给我留点。”这么一个小小
的摊位，只说番茄，一天就能卖掉
300 斤。

吴建英说，这个摊位已经有了
固定的“粉丝群”，不少人都从城里
的另一头赶来，来的晚了也就没有
了。而全家人现在都在忙销售，人
手还是不够。她自己每天一早从园
区来市区，5 时多就要摆好摊位，一
直到天黑菜场关门才能回去。

而余雪林的女儿也在帮着老爸
卖菜，将园区的蔬菜、水果送到各单
位的食堂。老爸的蔬菜销路这么
好，年轻的女儿想适时试水开网店。

余雪林：打造四季果园余雪林：打造四季果园

创富记

本报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在宁波宁海县强蛟镇的海
边上，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渗入周
遭的建筑，包括藏在其中的那一
片石头模拟的 2500 平方米广阔
海底。

走近，一片 1 米多长、长得像
彬树的海底生物紧紧趴在一块
石头上，它竟然是一朵已有 100
多岁的珊瑚；距今 1 亿 2 千万年
前的螺化石，个头小小，藏在石
缝中间；巨大的海龟标本静止在
珊瑚丛中，头微倾，不知道它生
前的那刻正在张望着谁？

这片仿生的海底，就是宁海
下岗工人黄仁普打造的全省首
家仿生海洋生物博物馆，每年接
待近 10 万参观者。而这十年来，
他一点一滴收集起近 3000 件各
类海洋生物化石，这些海生生物
与他的生命和经历不可分割。

不过，在黄仁普的海底世界
里，他最爱的还是贝壳类。“小时
候，我们这些海边成长的孩子都
喜欢拿着螺听声音，天真地相信
里面住着海螺姑娘。”长大后，黄
仁普真的在一个个螺里听到了
丰富多彩的故事，而故事里也藏
着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相处的
永恒法则。

嘘！精美的贝壳开始说话
了⋯⋯

一粒卡在鱼肚子里的螺
41 岁之前，黄仁普的人生就

像他收藏的那颗卡在鲨鱼肚子
里的螺一样，伸展不开手脚。

4 年的军旅生活，7 年的国企
生涯后，黄仁普做过社区工作，

开过烟酒店、钟表店，还当过工
程车修理员，不过最终，下岗了。

那时的黄仁普觉得，自己是
一个没有“运道”的人：居民户口
没 花 头 的 时 候 ，来 了 个“ 农 转
非”；当兵不吃香的年代，去当了
兵；国企要转制的时候，进了国
企；街面屋金贵的时候，15 米长
的临街房屋被拆迁了⋯⋯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自己该
做些什么，或者说能够做些什
么？”直到黄仁普遇到那颗卡在
鲨鱼肚子里的螺。

作为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
后代，黄仁普与海有着剪不断的
情感。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
总是对海洋里的小生命特别关
注。

一次，黄仁普听说舟山有人
收藏了一种奇特的螺，寄生在鲨
鱼肚子里，靠吃鲨鱼碎石、毒物
为生，它与鲨鱼相生相伴，只有
等鲨鱼死掉之后才能出来。他
顶着好奇，赶过去一开眼界，只
见这种螺其貌不扬，外壳却坚硬
非常，仿佛藏着一股强大的生命
力。

“这种螺的生存环境很差，
可他们没有放弃生长。”黄仁普
一下子开窍了，哪怕再难，也要
做自己喜欢的事。恰巧，2003 年
中国渔村在象山皇城沙滩建成，
他的机会来了。他请来专业的
设计师，建造了当时华东地区最
大、全国数一数二的贝壳中心，
转行卖起了琳琅满目的贝壳。

一粒百万年前灭绝的螺
黄仁普收藏了一颗珍贵的

螺，叫“龙宫翁戎螺”，直径 21 厘
米，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的龙

宫翁戎螺。扁扁的身材，很像童
话里海龙王的宫殿。

不过，它的身世更传奇，早
在 5.7 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
了，曾一度被认为早在数百万年
前就灭绝了。而与海洋接触得
越多，黄仁普的感慨越深，海洋
藏着无数秘密，就像这种螺，生
长在南中国海、台湾岛东北部、
日本海 80 米至 200 米深海海底
的礁石缝中，捕捞比较困难，所
以一度被认为早已灭绝。直到
18 世纪末，潜水技术快速发展，
各国生物学家才先后在西印度
群岛、印尼、日本、南非及中美洲
海域找到过 10 余种“翁戎螺”活
体。

黄仁普手中的这只龙宫翁
戎螺，就是玉环渔民在台湾海域
附近捕捞到的，他在一个渔民手
中买了下来。

有一年，在南日群岛一个远
海的小岛上，有渔民提供了一条
信息：“那里的螺多呵，好像在

‘ 开 会 ’！”黄 仁 普 急 匆 匆 赶 过
去。好不容易等到退潮，他果真
看到各种各样的螺像在聚会，心
中大喜，扑通一声跳下去，摸了
一大摞贝壳。

“最‘上算’的，是两条 1 米余
长的象牙管螺，因别人不识货而
无人问津。最名贵的收藏，是那
一段真正的红珊瑚，和原菲律宾
领导人赠中国领导人的国礼一
模一样，国礼现存于北京自然博
物馆⋯⋯”说起那些与海洋生物
的故事，黄仁普的话停不下来。

一粒宝螺的“黄仁普猜想”
在黄仁普的博物馆里有一

种宝螺，原先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是 1 万元至 2 万元，且只产于南
海。不过，2010 年，市场价突然
跌到了几百元。

黄仁普细心调查，东海中突
然频频出没这种螺，因此压低了
市场价。他深入研究，悟出这是
气候变热、原产于热带海洋的宝
螺北移的缘故。一篇论文诞生，
发表在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刊物
上。

“如果说 10 年前，我只是被
海洋生物的外观所吸引，那今
天，我越来越被它们的内容所牵
引。”黄仁普这样说。过去有一
篇名作叫《歌德巴赫猜想》，黄仁
普跟海洋生物打了这么多年交
道 ，他 也 有 自 己 的“ 黄 仁 普 猜
想”。

“我的父亲死于癌症，我就
一直在大胆设想，当从陆地生
物中提取的药物，不能完全攻
克癌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
目光移到海洋生物上呢？”黄仁
普预测。

当然，猜想不是胡乱的，黄
普 仁 拿 出 了 一 系 列 的 充 分 依
据。他认为，过去中药以陆地生
物为主，但不是说海洋生物就没
用，而是因为限于当时的物质技
术条件，海中生物获取太难。而
现在已经有提取自海洋生物的
成功药品，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深海鱼油。

“我不是想想而已，而是一
直在做实质性的准备，比如到上
海中医药大学查阅资料、到青海
塔尔寺医院探讨红珊瑚的药用
价值等。”黄仁普说，现在他的资
料已收集得差不多了，如果资金
足够，他的“中医中药与海洋药
物博物馆”就会筹备开张。

宁海一下岗工人创办海洋生物博物馆——

黄仁普：螺号声声悦

达人秀

黄仁普与他的海螺们。黄仁普与他的海螺们。

本报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孙建军

挺秀的鼻子上架着眼镜，文弱
书卷气⋯⋯这是陈淑芳给记者的第
一印象。这样的陈淑芳天天奔走在
猪圈鸡舍。不坐办公室，不穿漂亮
衣服，因为她是象山的畜牧兽医
员。1987 年金华农校毕业以来，陈
淑芳一直从事畜牧兽医工作，至今
已 27 年。她靠自学先后获得畜牧
系大专文凭、兽医专业硕士、博士学
位，一身好医术让养殖户赞不绝口。

8 月 24 日一早，在象山县墙头
镇合心村见到陈淑芳时，她正给村
民李跃钢圈养的猪看病，陈淑芳询
问病情后，得知近期有十几头猪有
拉稀不吃食的症状，二话不说便跨
过栅栏进了猪圈，蹲下来仔细察看
了病猪的肤色、毛的色泽，接下来又
翻了翻猪的眼睑。“没事儿，是天气
太热才导致拉肚子，打消炎针就可
以了。”陈淑芳给出了诊断结果，整
个诊断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随后她
麻利地配好药，手里拿着注射器，嘴
里衔着止血钳，在圈里随着生猪走
动，瞅准机会注射了药剂。

“这种注射器比较粗，而猪的皮
厚实，推的时候要用力。”记者注意
到，陈淑芳右手虎口上结出了厚厚
的硬茧，还有好几处针刺留下的伤
疤。

“我这个小猪场能发展起来全
仗着陈师傅呢！”李跃钢说，“我们村
上的人都信陈师傅，她经手看的猪，
总是好得快，花钱也少。”

象山是宁波市首屈一指的养殖
大县，畜禽养殖量大。陈淑芳现在
担任象山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肩
上的担子着实不轻。

“只要养殖户一有需求，不管是
白天还是黑夜，我会立马动身。”陈
淑芳说，有一次凌晨 1 时，她突然被
电话铃声吵醒，一名养殖户焦急地
求助，原来是家里的母猪难产。她
顾不得洗漱立即驱车出发，赶到农
户家诊断病情后，救活了母猪，抢救
出 10 个小猪仔。这一低头一抬头，

忙活到天亮。
陈淑芳说，自从成为一名兽医

之后，生活便一直处于忙碌状态，看
病、出具检疫证明，周而复始。

“我们有责任让养殖风险降至
最低。”2014 年的一天，陈淑芳出诊
泗洲头镇肖胡村时，村民肖灵芳正
哭得伤心。一问才知，原来她饲养
的几百羽即将出栏的鸡一夜之间全
部病死，损失惨重。回到家里，陈淑
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与丈夫商
量后，拿出 1 万元钱，托人从金华买
来 10 头优质大长母猪送给肖灵芳，
并且三天两头跑去指导。肖灵芳虽
言语含混不清，却在栏舍上歪歪斜
斜写上了“陈师傅好人”几个字。看
着肖灵芳的养猪场经济效益越来越
好，陈淑芳十分欣慰。

在这个属于男人的行业里，陈
淑芳凭借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无
微不至的爱心，赢得了养殖户的一
致认可。“看看他们发来的短信，再
苦再累也值了。”她打开手机，一条
条短信，温暖人心：“淑芳姐，有你在
后面支持我、帮助我，我们全家都有
勇气重新振作好好生活下去。千言
万语化作一句谢谢你！”——这是大
年三十深夜时分，陈淑芳从卢昌会
猪场出诊归来，新年的钟声响起时，
收到的一段发自肺腑的感恩。

“三八妇女节这美好的日子，你
应该在家陪女儿和先生，而你却带
着同事帮我卖鸡，连一顿饭也没有
吃，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这
是禽流感来袭时，陈淑芳带着全站
工作人员在菜市场、广场帮助养殖
户义务售卖“爱心鸡”之后收到的一
份真诚谢意。

“你有多次改行和调动的机会，
放着清闲的办公室不坐，漂亮的衣
裳不能穿，宁愿围着臭气熏天的猪
圈、鹅场转，图啥呢？”记者忍不住问
陈淑芳。

“兽医这行业，我喜欢。”她淡淡
地说，“听到猪欢鹅鸣，是一件快乐
的事情；看到养殖户脸上的笑容，我
心里就踏实⋯⋯”

陈淑芳：乐当乡村兽医

本报记者 滕昶 县委报道组 陈传敏

初秋的午后，庆元县海拔 1000
米的百山祖景区里，凉风习习。优
越的环境让这里备受关注，从入夏
开始，城里的老人一拨接着一拨地
住进了景区周边的农家乐。

吴小英是当地“百山人家”农家
乐的老板。相较于年轻人，吴小英
更偏爱到这里来避暑的老年客人。
老人们喜欢坐在茶台边，和吴小英
聊天。对她来说，来到农家乐的老
人们不像是客人，更像是她的家
人。到了中午，愿意搭伙的老人，就
和吴小英一家围在一起吃饭。

村里人吃饭，总喜欢在桌中间
放一个锅仔。卡式炉里的小火一直
燃着，锅里的汤也就一直“咕噜咕
噜”地翻滚着。城里的老人们乐得
分享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而吴小
英所拥有的农村记忆，其实也是大
部分老人都有过的共同回忆。

吴奶奶和老伴就是吴小英的

“粉丝”之一。他们平时住在龙泉市
区，去年夏天，两人在这里一共住了
94 天。吴奶奶说，住在城里时，尽
管就在家人身边，但是他们还是觉
得孤单。吴奶奶的儿子经常在外做
生意，一个月也不能见到儿子几面。

吴奶奶一开始害怕自己待不
住，但去年的经历告诉她，自己与当
地人的相处很融洽。早上，吴小英
会开着车带着老人们一起到菜场买
菜。吴奶奶甚至还会帮着吴小英和
菜贩讨价还价。

看着老人们习惯于农家乐的生
活，吴小英也舒了口气。她对“百山
人家”有一个终极理想，希望这里能
成为一个老年版的“青年旅社”。

当然，吴小英也有顾虑和担
忧。比如，路途遥远——从杭州到
庆元需要近 6 个小时，从庆元县城
到百山祖，还要乘近 1 小时的车；然
而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的缺少，
有的子女将老人送到吴小英这里来
时，也曾旁敲侧击地打听附近的医

疗机构，连她自己都说：“年纪太大
的老人，我们真的不敢接。”

对于这样的答案，城里的子女
不免担忧。对“吴小英”们来说，也
免不了一阵尴尬。“那么，让老人先
住两天，我们到时候再过来看看
吧。”子女们说。

最终，大部分老人在吴小英的
农家乐里，住十天半个月，就回家
了。“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这里的环
境的，就是心里老是安定不下来。”
吴小英有些无奈。

黄皮村距离百山祖景区非常
近，但是因为常年的交通不便，让这
里始终保持着老山村的静谧和古
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里游客
自驾来到黄皮村，一些游客对这里
的黄泥房情有独钟。

黄皮村村委会主任吴礼银也想
趁势发展农家乐，把黄皮村打造成
度假、养老胜地。作为村委会主任，
吴礼银有更多的余地来解决村里医
疗资源落后的窘境。“我们会在村里

安排一位专职护理人员，帮老人解
决日常的医疗服务，比如配药、量血
压。”吴礼银说。

今年 5 月，庆元县举办了一场
颇具规模的生态休闲养生养老论
坛。据悉，浙江元峰养生有限公司
正准备在庆元县打造一座耗资 15
亿元的国际养生旅游度假村。

“医疗条件肯定是要重点考虑
的问题！”项目负责人黄春晓正在和
浙江的知名医院联系合作事宜，甚
至在规划中专门设置了直升机停机
坪，“对于高端客户群体，我们可以
用直升机接送。”

【后记】高端的国际养生度假
村，并不能覆盖整个庆元，到庆元养
生避暑的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也无法
得到完全的满足。更广泛的医疗需
求，需要像吴小英这样的农家乐经
营主从最基础的医疗服务来填补，
也需要像黄皮村这样的农家乐聚集
的山村从宏观上统筹，才能走出“告
老还乡难几许”的疑虑。

庆元农家乐求解医疗服务短缺难题——

告老还村难几许


